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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世界”里看“小戏”：

探索驻场长演的更多可能
 10版 · 影视

网络安全题材剧破圈
带来哪些启示

 11版 · 文艺百家  12版 · 建筑可阅读

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的历史发展，为中国

各级博物馆提供了难以数计的文物收藏，显现

出近现代考古学与博物馆事业之间的关系问题，

也表现出考古对于整个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

特别贡献。

中国的博物馆有它的特殊性。与世界上很

多国家的博物馆不同的是，中国的公立博物馆都

是由考古学和出土文物来支撑的，尤其是省级博

物馆，都和具体的考古成果相关联，比如湖南省

博物馆由马王堆考古成果作为支撑，湖北省博物

馆由曾侯乙墓考古成果作为支撑。早在101年

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的仰韶村发

现了仰韶文化中的石器、骨器、陶器、蚌器等，为

研究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演进提供了

重要的实物资料，也为世界考古史的研究做出属

于中国的贡献。因此，我们今天来看各省级博物

馆与文物考古之间的关系，基本上都能够反映各

地不同时期的文物考古的主要成果。关于地下

文物的发现，可以说至少从宋代开始就陆续有一

些出土，只不过那时候可能只是局限在雨水的冲

刷，或水渠、地基等的开挖而偶然得以发现，缺少

科学和系统的考古，也没有去研究文物所属的地

层关系，更不可能去追索其源流。这些数百年前

出土的陶器、青铜器等作为传世文物也进入到各

级博物馆之中，可是，它们作为孤立的存在，缺少

与考古关联的文化关系，甚至它的发现地点都难

以确定，由此也显现出了考古的重要性。

经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物作为国内博物馆收

藏的一个重要方面，绝大多数都是20世纪中期

基于科学考古所获得。这些文物所反映的墓葬

以及具体的考古成果，往往不是孤立的存在，具

有批量的特点——或多或少，都能够说明历史

时代、相互关系以及具体的内容等各个方面。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有着许多重大发现，

单体面积大、整体数量多是重要特点，这对遗址

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考古遗址所具有的科学

价值并不因为文物的出土而消失，相反，却在未

来的研究中依然能发挥作用，有些是不可替代，

有些是不可或缺。所以，对于考古遗址的保护

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仰韶村遗址于1961年

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也

是后来成为仰韶遗址博物馆的基础。而像世界

上为数不多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之一的秘鲁

的马丘比丘，保存了完好的前哥伦布时期的印

加遗迹，如今的对公众开放，实际上也是考古遗

址的充分利用。正是基于遗址保护的基本原则，

国内相应出现了一批遗址类博物馆。与一般博

物馆不同的是，这里不是那种静态的展陈，而是

在静态的遗址中展现出活态的考古现场以及日

常的考古工作，而观众在这里不仅能认知考古，

还能够了解考古工作和考古工作者；更重要的是

这里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还有着考古的不断

深化，还有成果的不断出现。

无疑，对于重要的考古遗址，原地保护和利

用是最科学、最经济的举措。因此，在考古发掘

的现场建立博物馆，成为20世纪中期来中国博物

馆发展的一条新的路径，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秦

始皇兵马俑博物馆。1974年，在西安市临潼区的

秦陵镇发现了兵马俑之后，不仅开始了科学的发

掘，而且在原地成立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筹建

处，并于1979年10月1日正式开放。这是在兵马

俑坑的基础上建立的遗址类博物馆，截止到2020

年1月，已先后建成并开放了秦俑一、三、二号坑

和文物陈列厅，博物馆的面积在原址周边扩大到

46.1公顷。试想，当年发现的一号兵马俑坑内埋

藏有陶俑、陶马6000件，同时还有大量的青铜兵

器等，如果搬运到其他地方存放和展示，是何等

的重大工程，所带来的问题也难以想象，并且将

令中国失去一处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

在如今中国博物馆的版图内，许多重要的由

考古发现的遗址而建立的博物馆，已然成为一道

亮丽的风景。被评为199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的汉景帝阳陵从葬坑及其彩绘陶俑，于2006

年建成了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其中的汉阳

陵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和礼制建筑遗址（罗经

石）保护工程，就是一处独特的考古遗址博物馆。

1993年成立的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以遗址考古现

场重建、“干栏式”建筑复原及室内外先民生产、

生活场景再现为主体内容，由建筑面积3200平

方米的遗址陈列馆和占地面积23000平方米的

遗址所构成。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南

昌汉代海昏侯墓，自2011年被发现之后，经过科

学的考古和精心的发掘，成果丰硕，出土有金器、

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简牍、木牍等各类珍

贵文物超过1万件（套），是中国迄今为止保存最

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

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因此，在原址建立了海昏侯

国遗址博物馆。而持续升温的位于四川广汉市西

北的三星堆遗址，距今已有3000至5000年历史，

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

星堆自1929年被发现，1933年首次发掘，其后经

历了几代考古学家半个世纪的发掘和研究，直到

2021年还在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中出土了500

多件重要文物。与之相关的是，三星堆遗址的保

护和利用以及建立遗址博物馆，都在考古发掘的

过程中向公众开放而扩大了社会影响。

重要的考古发现与考古遗址博物馆之间所

构成的中国博物馆的一个特别的类型，在区域范

围内呈现了重大考古发现的成果。当然，像作为

世界文化遗产的秦始皇兵马俑这样的重大发现

并不具有普遍性，有相当一部分发掘成果的影响

力并不像兵马俑那样。而在发掘现场所建的遗

址类博物馆，因为远离城市，地处偏远，给参观者

带来不便。虽然近年来地方政府高度重视考古

发现这一重要的文化资源，通过文旅结合，出现

了和文化园区结合来推动考古成果的方法，为地

方的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可对于普通公众来说，

要想了解中国考古的整体，只有一个点一个面、

一个省一个市地去看，大概才能获得整体的认

知，显然，这对于普通公众来说不大可能。因此，

笔者认为有必要建立一座国家级的考古博物馆，

或者在一个有重大考古发现和成果的省份建立

考古博物馆，而不仅仅是一个大而全的省级博物

馆。如果我们拥有像法国国家考古博物馆那样

的专业博物馆，就能够通过一座博物馆而了解到

国家在考古方面的整体成果，也能看到国家考古

的系列脉络。可以想象的是，有这样一座考古博

物馆，置身于各地不同时期的重大考古发现之

中，既能看到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等中华文明

的源头，又能看到三星堆、兵马俑等不同时期的

历史发展，还能看到与具体的文物考古发掘与出

土文物之间的关系。这将让公众了解考古的具

体以及在一定区域内数十年、上百年来考古的延

续与发展，由此加强公众对于文物考古、文化遗产

的认知，加强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的意识，这在21

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显得非常重要。

面对中国一个世纪以来如此众多的考古成

果，一方面需要继续做好各省级博物馆对于考古

成果的推广，另一方面需要扩大考古成果的集中

呈现，而不仅仅是展陈一些具体的出土文物，更

重要的是把相关联的考古过程和具体问题呈现

给公众。从考古发现、发掘到原址保护等，这是

公众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亮点。这其

中有很多专业性的内容，正是今天考古连接公众

的一些具体问题。业内应该探索更好更多样的

办法，通过博物馆的规划和设计，让公众了解到

这些考古发现的过程，激发公众对考古的兴趣。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造型艺术委员
会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物馆馆长）

近现代考古学与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相互成就
陈履生

一转眼电视剧《底线》已经播出近半，回想
项目之初，我俩对法院法官法律的认知和普通
观众无甚区别。随后，紧锣密鼓的采风、创作、
修改，关关难过关关过，最后交稿时，法院的同
志戏称我们已经比他们更了解法院了。

法官戏难写，这是一开始就有的认知。国
内公检法三家，公安和检察院都有出圈的作品，
但一想到法院戏，法官要么是冷冰冰地坐在法
台上，没有任何感情地宣判；要么就是刻板印象
式的英模好人，总是缺了一丝烟火气。在做功
课的时候，我们惊讶地发现，国外的律政剧也鲜
少法官戏。面对即将要开始的采风，我们仿佛
在茫茫大海上进行一段看不见终点的征程。

在采访之初，我们所思所想就是寻找外化
的冲突，所以通常会问法官一个问题：相同履历
下，做律师要比法官收入高，为什么会选择做法
官？我们以为会听到许多口号式的回答，但更
多法官的反应是讶异，讶异我们为什么会问一
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讶异背后的答案，当时的我们不知道。
后来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对法官这个职

业逐渐清晰明了。法官不能主动出击，只能坐
等案来。理清法律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这些工
作，外部来看，就是埋头案卷。但静水深流，这
个职业看似缺乏强烈外化冲突，其实在思想的
广度、深度和力度上却是力拔千钧气盖世。一
个很普通的案子，采访的法官却对判决斟酌许
久，他说，一个判决不仅仅是对双方当事人有影
响，他还要考虑对案件中涉及的行业、对整个社
会风气的影响。

就是从这位法官的这句话，我们突然明白
了为什么在悬殊的收入面前，有人甘守物质的
平凡。原来，一份工作，除了物质层面的考量，
还有精神层面的馈赠。原来我们的岁月静好，
是有人在誓死捍卫。

采访越到后面，我们在创作上对这个职业
越有了统一的共识：法官群体是个“智识”群体，
他们有思想，对各类法律内外的社会现象，都有
自己独到的看法，表达时思路清晰，语言犀利，
这是他们的职业特点，有没有可能从这个角度
入手，去把握人物呢？

一般观点认为，对话太多的剧本不是好剧
本，人物应该“少说多做”。我们恰恰觉得，要表
现法官这种“非常规”的职业，也该用“非常规”
手段。不要怕写对话，只要足够精彩，足够有张
力——随便举个例子，片中有段年轻法助和老
法助之间的争论，年轻法助说一个母亲不该因
为担心名誉而阻止自己被性骚扰的女儿去法院
讨说法，但老法助却从母亲的角度支持撤诉。
长达两分多钟的观点碰撞，表面看是靠语言支
撑，但演员通过表演传达出的内心挣扎和问题
本身的道德思辨，一定能激起观众的情感。

直面深度，直面崇高，我们相信，只要把法
官带给我们的感动，通过故事传递给观众，哪怕
一部分观众无法一下子弄懂复杂的法律问题，
但法官在案件中展现出的思考、温暖、观照，一
定会在观众心里雁过留声。

这一段已经播出，从观众反应来看，大大超

出了我们的预期。观众不傻，只要你掏心，他就
有耐心。

写法院戏，无法回避的是案件。在开始创
作之前，我们首先思考的是这两年法治题材的
精品层出不穷，我们的戏如何区别于公安、检察
院的剧集？公安检察院的戏，往往偏重于情节
性、悬疑性。但法官职业要求保持公平公正，如
若我们也着力于此，不但可看性打个问号，于这
一职业特点也不符。

对于法院戏来说，法官审理案件过程中在
“法、理、情”中的挣扎，才是独属于我们这部戏
的特质。

但伴随着采风的深入，法官这个群体也在
悄悄改变着我们，对于案件，我们有了更大的
“野心”：法官们用判决来呼唤真善美，作为青年
文艺创作者，我们更应该用作品让观众们感动
思考。希望大家看了我们的剧，人和人之间矛

盾少一点，人和人之间有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有很多人问过我们，剧中的案件，都是现实

中真实存在的吗？说来有趣，文艺创作和法院
工作的逻辑正是相反的：法院先有案才能判，而
创作则是先有目标再选路径——首先确立想表
达什么主题，然后倒推情节。所以，剧中所有案
件，都是为了表达主题再造出来的，与现实案件
没有直接关系——在剧中，法官仅仅是根据虚
构出的情节做出了一个虚构的判决。当然，依
照的是现实中的中国法院工作的内在逻辑——
以人为本，案结事了，扶正祛邪等等。

如果能照搬倒是省事，只不过，文艺作品不
是纪录片，简单照搬现有案件，就无法实现准确
表达、抵达内在的“真”。

除非通过虚构，我们无法表达绝对的真
实——这是我们在戏剧学院学到的最重要的
观点。戏剧影视具有假定性，所有观众都知

道故事是假的，但依然要看，说明它表达出
了内在的“真”。

有些案件乍看之下有原型，但往下看就会
发现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就像鲁迅先生谈自
己的创作，“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
到过的缘由，但绝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
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人物的模特也一
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
京，衣服在山西……”

文艺创作不可能直接指涉现实，更不可能
影响现实中的案件判决、挑战司法实践，否则，
那真是突破“底线”了。

当然，虚构，也要像。有时候设计完一个情
节，我们会问法官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案子，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大多数时候确实有类
似案件。这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我们不是
写具体某一个案子，我们写的是这一类案子。

写什么样的案件？我们也给自己设定了一
个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十年，中国新
的社会发展带来了怎样的新课题？法律如何应
对这些新课题？只有写这样的案件，剧本才更
具现实感，更贴近普通观众的生活。
《底线》不是每集一个故事的单元剧，而是

着力刻画人物，人物成长需要有连贯性，每个案
件，都要尽可能观照角色的人生困境，每个判
决，也都应对角色的生活有启发和推动——这
也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照搬现实案件。案件素材
必须掰开揉碎，必须结合人物统筹考虑再造，否
则，人物和故事就是撕裂的，而无法丝丝相扣地
融合在一起，势必无法引起观众的共鸣。

最后我们要感谢所有支持过剧本创作的
人：开明的，给予我们充分信任的法院领导；可
亲的、把我们当朋友坦承相待的各个岗位上的
法官、工作人员们；无畏的，励志“要么做个第
一，要么第一个做”的制作团队，可爱的导演，敬
业的演员，是你们为《底线》守住艺术的底线。
最终，若这部作品在面世时，能让观众笑，让观
众哭，让观众思考，或给他们带去一点生活的勇
气，对编剧来说，就再无遗憾。

（作者为电视剧《底线》编剧）

回应这十年的新课题，是我们的创作原则
——电视剧《底线》编剧心得

费慧君 李晓亮

创作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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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是在兵

马俑坑的基础上建立的遗址类博物馆

 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在南昌

汉代海昏侯墓原址上建立

（图片来源：均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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